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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文化地标之一——天蟾逸

夫舞台，经戏迷们翘首以盼两年零十个月，

终于展露新颜。在修缮过程中，一段红色

往事使每位参与者津津乐道，那就是当年

它的隔壁曾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

邓颖超由鄂抵沪，她此行是“受命处理党组

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

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

邓颖超到达上海后，很快恢复了中共中央

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

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她们开会时以

“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作为掩护；

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

所以她就用谐音“伍美”做化名。

同年秋，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

翌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

从武汉来到申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

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不久，他

又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

屋，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和开会的场

所。熊瑾玎经四处奔波，选中上海云南路

477号（今云南中路 171－173号），此处紧

靠热闹的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系

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

筑联为一体），三开间门面，楼上三个正在

招租的房间临街有窗，可观察马路上的动

静；底层仍由二房东周赉生开办“生黎医

院”，常有患者进进出出。而且，房屋出入

方便，不仅可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

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

尽头的楼梯也直通楼上。有戏院和医院的

双重掩护，这里很适宜作为党的秘密机

关。熊瑾玎的《自传初稿》回忆：“我首先以

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

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

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

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

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邓颖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曾装扮成

阔少妇模样前往实地察看，她悄悄走上挂

有“福兴”商号招牌的二楼，按照约定暗号

敲开门后，觉得十分满意，便对以纱布商身

份驻守于此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

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

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

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不久，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福

兴”商号正式开张。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

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实际主

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

部部长周恩来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

绶来做“老板娘”。朱端绶的《自传》回忆：

“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

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

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

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

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

闩好，自己看书学习。”熊瑾玎、朱端绶朝夕

相处，配合默契，共同开展艰险的秘密工

作；由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们在数月

后便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

邓颖超在“福兴”商号建立了一个党小

组，并叮嘱朱端绶：“你和‘老板’编在一个

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

照顾好政治局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

‘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朱端绶常

负责密件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以及

各种内勤事务。熊瑾玎以商人身份主持开

设了三家酒店，还与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

刷公司，与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与曹

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参与一家大

型布店成为股东，为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

以“福兴”商号名义设立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机关，成为中共六大以后的一个红色

中枢。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和谨慎，

加上隐蔽得很好，这个党的秘密机关在腥

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其间，周

恩来、项英、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

任弼时、邓小平等常到此开会或研究工

作。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说：“那时，开

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

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

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

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

到 1931年 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

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 1931年 4月顾

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这里是中共中央驻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

一个秘密机关。

1981 年 3 月 9 日，作为中共中央组织

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

道：“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

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

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

央在上海 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

是有意义的。”如今，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旧址史迹陈列展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收到一家报社寄来的样报，打开信

封，取出样报，恍惚间，我忽然想起了自己

青葱少年写信的时光。

记得第一次写信，是到离家30多里外

的一所初级中学读书的事。那时候，我还

是第一次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读书，我答

应父亲，到学校会经常给他写信。宿舍安

顿好的第二天，放学后，我就趴在床铺上，

展开信纸，饱含感情，非常认真地、一字一

句地给父亲写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爸爸，你好，我到学校了，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读书的……满满地写了

一张纸，然后，郑重地把信纸折好，放进信

封，贴好邮票，趁着宿舍里还没熄灯，溜到

学校对面的一家邮局门口投进那绿色邮

筒里。想象着这封信两三天就到了父亲

的手中，父亲会兴奋地扬着信封，喜滋滋

地对母亲说：“看，儿子来信了。”说着，便

磕磕巴巴地念给母亲听。

初中读书的三年时光里，我经常给家

里写信，可父亲却很少给我回信，不怪父

亲，父亲识字不多，一直握惯了锄头，根本

就不会写信，即使叫他写信，写得就像鬼

画符似的，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如果实在

想回信了，父亲就找邻家的叔叔帮忙写

信，无非问的是，钱够花吗？在食堂里吃

得饱吗？你只管读书，家里的事情别操心

了等等。有次，临近中考，复习紧张，我一

连有十多天没给家里写信。有一天，我到

学校食堂里打饭，猛然看见父亲扛着白色

的蛇皮袋朝我这里走来：“你这孩子，多长

时间不给家里写信了？你妈不放心，就叫

我过来看看你，这不，还给你带了鸭梨、烧

饼，还有两瓶酱榨菜。”我接过父亲的蛇皮

袋，酸楚地说：“爸，对不起，我……”父亲

大手一挥，说：“没事没事，看到你，我就放

心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塞到我

手里，说：“这钱是给你买信封、信纸和邮

票的，记得要经常给家里写信呀！”我含着

泪水，拼命地点了点头。

说实话，这短短的三年，我已经记不

清给家里写多少封信了。多少年后搬家，

整理抽屉时，发现我寄给父亲的信，全都

一封不少地放在抽屉里，怕有五六十封之

多。回想：我在给父亲写信的时候，仿佛

看到父亲顶着烈日，汗如雨下地在菜地里

浇水；仿佛看到母亲迎着凛冽的寒风，吃

力地挑着大白菜……每次写好信，我就不

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地学习，珍惜

现在的读书机会，努力考上县里的一所重

点高中，这是对父母最好的安慰和回报。

后来，我因为爱好文学的缘故，除了给父

亲写信外，有时候也给各地报刊写信。说

白了，就是给各地报刊投稿。当我辛辛苦

苦地爬格子成稿后寄给各地报刊后，那种

急切渴望的心情，是非常煎熬的。我也不

知道投出去多少稿子了，只收到一封上海

《故事会》杂志社的回信。初次看到印有

《故事会》杂志字样时，我心里别提有多激

动了，以为是编辑老师寄来的一张用稿通

知单。当我打开信封时，一张薄薄的纸张

映入了眼帘：尊敬的作者你好，你寄来的

故事《饭碗》一文，恕不采用。我顿时从头

凉到脚，差点儿站立不稳。尽管如此，我

也没有放弃，继续努力，中考结束后的第

二天，我的一篇散文《情系太阳帽》发在

地级市的《泰州日报》上，可以说这是我

的处女作。

后来，我曾给初恋女友写信，也曾给

老师、同事写信，更多的则是给父亲写

信。无论是在远隔 500里外的上海，还是

在千里之遥的湖南，每个星期，我都会给

父亲写信。每次收到父亲的回信（是在家

的弟弟帮忙写的），字里行间，我会感受到

了父母浓浓的爱和牵挂，一直到家里有了

电话，写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再往后，

有了手机，就没再给家里写过信了。

屈指一算，有十多年没写过一封信

了。怀念写信的时光……

吴月萍和永丰沪剧团队（下）

一心要与沪剧为伴的吴月

萍，在此后十多年枯燥的文印

室工作中，大形势及小环境让

她不得已将沪剧“沦”为了业余

爱好，但她没有放弃。10 年间，她从未间

断过参加各类沪剧表演、大赛，“功力”从未

荒废。不仅如此，吴月萍还结交了越来越

多和她一样痴迷沪剧的“同道中人”，这让

她萌生了组建一支业余沪剧队的想法。

2002年，吴月萍吹响了重组当年仓桥

乡文艺小分队的“集结号”。响应者中包括

了吴月萍的哥哥吴玉龙和当年《三朵花闹

婚》的“两户半”人家中的王桂英、王桂珍，

以及王瑞华、张美华等。在长达四五年的

“筹备期”里，吴月萍一边带着已加入的队

员开始了每周的固定排练，一边继续“招兵

买马”，队伍逐步增加到二三十人，这当中，

有很多“好苗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

成了沪剧队的“台柱子”，2007 年，永丰沪

剧沙龙团队正式成立了。

很快，又是四五年过去了，永丰团队每

年都要排练一两台节目在街道内外演出数

十场，积累了相当的演出经验，在观众中建

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也有了更高期盼。

此时，吴月萍他们很想通过排演一台经典

戏，来更好地提高团队的艺术水平。

一次，趁沪剧名家马莉莉来永丰讲课

时，吴月萍向她表达了想要排演整出《雷

雨》的想法。马莉莉十分惊讶，提醒她，《雷

雨》这出经典剧目，对演员的唱功和表演技

巧要求相当高，连区一级的文艺团队和一

般民营剧团都不敢轻易尝试。吴月萍表

示，正因为排练高难度的剧目，对爱好者个

人表演功底，对沙龙整体水平的升级都大

有益处，所以，团队全体成员都想啃一啃这

块“硬骨头”。

于是，在半年多的时间中，团队相关成

员几乎每天晚上和周末都坚持排练，导演雷

磊对演员们排练的一言一语、一招一式，都

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时不时地亲自示范，直

到演员从内心真正体会到这样唱演、神情表

现的必须，使得排演效果有了很大的提升。

首演那天，下午1时才开始的演出，有

居民上午 8时就来“占座”，更有居民专程

从小昆山等地赶来，到演出开始前，原本只

能容纳200余人的礼堂内已经挤了三四百

人；没有座位，有的居民就自带板凳，有的

甚至站着坚持看完演出。演员们的唱演也

不负众望，无论是吴月萍的繁漪、吴银芳的

周萍、周伟康的周朴园、储丽萍的四凤，还

是王桂英的鲁妈、吴玉龙的鲁贵、张文华的

鲁大海、沈忠的周冲，都是这么到位，个个

栩栩如生，让居民们大呼过瘾。

亲临现场观看的马莉莉在观后评点：

说心里话，永丰团队近三个小时的《雷雨》，

真不亚于区县剧团和民营剧团，水平很

高！一个街道沙龙能排出如此高质量的大

戏，太不容易了，要知道这不是其他戏，是

经典《雷雨》！

两年后，永丰沪剧沙龙队又邀请上海

沪剧院青年团团长洪立勇来帮

助排演了沪剧经典《罗汉钱》全

场。他们在舞美方面继承了传

统戏曲的精炼美、虚拟美的优

点，决不靠豪华来夺眼球。不

仅吴月萍等一批主要演员，尽情发挥唱、演

之长，就连那些非主要角色，比如出场总共

才几分钟的张美华，也把一个几乎是排不

上号的角色——王老太，让观众们看后牢

牢地印在了脑海中。

沪剧名家马莉莉对演出再次给予了高

度肯定，认为永丰沪剧沙龙队《罗汉钱》那接

地气的特有的泥土气息，与该剧十分吻合。

她还希望沙龙队继续排演《芦荡火种》，“这

样，丁老师的三出代表作你们就都有了！”

2016年11月，永丰沪剧沙龙队不负马

莉莉希望，圆了沪剧经典“三级跳”的梦想，

如期推出丁是娥老师另一出经典代表作《芦

荡火种》，成为区内唯一一支用五六年时间

接连把这三台大戏高质量搬上舞台的团队。

随着团队的名声远扬，越来越多的区

外机构也发出邀请，请永丰沪剧团队前去

交流演出。2017年 9月，他们首次应邀去

太仓，演出了《罗汉钱》《芦荡火种》，第二

年，再次应邀去演出了《雷雨》等，在太仓掀

起了“永丰沪剧风”。

说来永丰（仓城）与沪剧（滩簧）似乎向

来有着一种血一般浓的渊源：一曲《卖红

菱》唱得“水云亭”尽人皆知，许多的松江沪

剧知名前辈，如谢永泉、王中玉、文牧、沈惠

中等，也都与仓城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真诚期望永丰沪剧人，能在发扬光大沪剧

的重任中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起江南水乡，我想到的不只是烟雨

濛濛，绿柳依依，而是古桥、市河与划动的

小舟相映成趣，商家小贩的叫卖声、街坊

邻里的议论声交织在一起。赶上周末，桥

畔都是各色摊贩，人头簇拥，乡音嘈杂，甚

为热闹。这是记忆中松江古城一角，也是

最具烟火气的一幕。少时的我常常站在

高大的古桥上，看两岸人来人往，市河里

舟来楫往。那时总觉得蓝天可亲，白云可

掬。及至中年后重游，方觉年华似水流。

遥想松郡当年，文脉渊远，万商云集

富庶地，楼阁重重烟雨中。如今，所剩的

老宅虽残旧不堪，却依然可见当年之繁

华。市河两岸，那一长排沿河老宅，粉墙

黛瓦高低错落，颇有气势。廊棚下的石

阶伸入河中，有人在此洗菜、洗衣，拉家

常，这样的市井生活很有亲切感。至今，

仓城地区仍然保存着葆素堂、杜氏雕花

楼、费骅宅、灌顶禅院、徐氏当铺等许多

百年老宅。斑驳的外墙，悠长的小巷，错

落有致的屋檐，精美的雕花门楣、木窗、

栏杆，在梧桐芭蕉的掩映下，诉说着一段

段岁月往事。若逢雨天，撑着油纸伞穿

行在秀南街一带，仿若走入戴望舒笔下

的“雨巷”。

明代，松江大米已名闻天下。仓城

因境内建有漕运粮仓和漕运始发地而得

名。此地河道纵横，水系发达，集中了一

批名园名宅和众多古桥。康熙帝二次南

下巡游松江，于祭江亭上岸，临幸工部尚

书王顼龄之“秀甲园”，有感于此间安乐，

特御书“蒸霞”二字。当年的市河两岸，

门前连街市，屋后闻橹声。在征粮季节，

更是人声鼎沸，舟楫频发，渔市闹猛。若

想闹中取静，不妨来颐园一走。园林虽

小，一应俱全，出自松江籍叠石大师张南

垣之手笔。园中但见清池一汪，凌波三

曲，顽石小筑，别有洞天。更惬意者，行

至观稼楼前，听一曲水磨悠扬，看一出生

死情殇。

仓城20余座桥梁中，最难忘的莫过于

大仓桥、跨塘桥和秀野桥。大仓桥，原名

永丰桥，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始建于明

代，正是松江府漕运史的见证。建成之

时，已 73高龄的书画大家董其昌作《西仓

桥记》，称之“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

伟”。当一艘艘满载松江大米的漕船从桥

下出发，驶入古浦塘，取道京杭大运河运

往京城，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跨塘桥，又称云间第一桥，桥身古朴

秀美，桥下波光粼粼。“跨塘乘月”为松江

十二景之一，每当皓月当空，轻云浮动，古

桥如乘风而去，大有追月而行之势。我只

在桥上看过日落，彼时月亮未上柳梢，夕

阳倒影一样迷人。桥虽秀美，历史却悲

壮，明末词坛盟主、反清勇士陈子龙在此

投河殉难。想当年，松江文人云集，诗酒

唱酬，琴棋雅集，尤以几社闻名，云间词派

更是独领风骚。

秀野桥，初为木桥，明代改建为石桥，

现为钢筋混凝土桥。有人说，即便梦回秦

唐，也要从吃开始。此桥盛名，皆因桥下

鲈鱼。此处水流急而又漩多，此鱼奇在形

似四鳃，喜食鱼虾，栖息于石缝中。乾隆

帝品尝后赞不绝口，御赐为“江南第一名

鱼”，从此身价倍增。秋风萧瑟时，有一种

思念叫做“莼鲈之思”，说的就是吴中莼菜

和松江鲈鱼。古大侠在《楚留香传奇》中

亦提及秀野桥和四鳃鲈鱼，“天下唯有松

江秀野桥下所产的鲈才是四鳃的”。后来

河道改建水质污染，野生鲈鱼已近匿迹。

所幸今已人工培育成功，可让众食客过过

嘴瘾，兼当怀旧。

每次开车经过“佘

山世茂洲际酒店”，就会

想起深坑的许多往事。

当年我下乡到横

山山前二队，老支书告

诉我：“横山脚下的横

山塘东面，是我们天马

公社的采石厂，现在各条战线的建设热气

腾腾，对石料需求非常大。采石厂日夜开

工，晚上会有些声音传过来的，有事情过

去也要小心……”

果真如此。夜深人静时，东面偶有爆

破声响起，更有隆隆而低沉的轧石机声音

传来，时间一长，就成“催眠曲”了。

一次“大忙”开夜工回家，老支书让我

去各队发通知，内容是第二天一早在大队

部开队长会。我们大队11个生产队，有10

个队是围绕横山的，唯独 5队在横山东面

的采石厂旁。那晚大地漆黑一片，我从 5
队队长家里出来时，一股好奇心驱使，向

采石厂靠近。黑幕下的采石厂，从坑底到

地面场地，挂着许许多多“小太阳”（1000
支光），灯火通明，犹如白昼，工人忙碌着，

几台隆隆的轧石机，拼命似的吼叫着……

我舅舅是原天马公社永丰大队的，就在

采石厂上班。我常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上

下班，还时常“三班倒”。一个酷暑的下午，

我去采石厂看舅舅，可他正好在几十米深的

坑底干活。坑底刺眼的太阳光，青石的反射

光，震耳的轧机声，石灰滚滚，仿佛是硝烟弥

漫的战场。我在许多身影中找到舅舅。他

戴着草帽，手腕上扎着黑黑的已看不清原色

的毛巾，湿透的衣服紧贴在一块块发达的肌

肉上，正挥汗如雨地用铁皮“畚箕车”接下轧

石机吐出的各种规格的石料，满车后，推出

来，由卷扬机拉到地面堆场。旁边，一大桶

麦茶，几个大碗，好几个工人正仰头狂饮着。

“老黄”，我的一位知青大哥，老三届，

胖胖的，常常习惯性地推一下自己的黑框

眼镜，一对“小眯眼”让我“笑话”他：你太

像《小兵张嘎》里面吃了西瓜不付钱的副

官……他在采石厂负责宣传工作，农闲

时，我会去他那儿，他一脸笑容而自豪地

讲给我听：“我们采石厂，是公社的交税大

户、利润大户、用工大户，对公社贡献最

大！石头质量好，生意好得不得了，来不

及供应。大石块、小石块、四六八、瓜子

片、石粉……你看西面，来要货的大大小

小船只，带了支票、钞票，把这条河塞得满

满的，要等上几天才能提到货啦！就是我

们的工人特别辛苦！”我惊讶，问：“这些石

头都干什么用？”老黄滔滔不绝：“他们装

回去，筑路基、填路面、造仓库、建猪舍、粉

墙面……用处大着呢！”

上世纪末，开采停止，“深坑”的灯光，

熄了。

2018年，世界建筑奇迹发生！一座五星

级大酒店坐落“深坑”。“深坑”的灯光，又亮了！

隐蔽于闹市的红色中枢
朱少伟

怀念写信的时光
张志松

百年沪剧与松江（三十）

周 平

▲永丰沪剧团队沪剧《雷雨》群像

▶永丰沪剧团队沪剧《罗汉钱》群像

仓城旧忆
王一峰

深坑里的灯光，又亮了
雷黎光饭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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